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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祸灾与第七王国的兴起：星期日法令的预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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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两个见证人被提到天上,作为一个标志,就在“城的十分之一”倒塌的“同一时辰”.在那时,“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看哪,第三样灾祸快到了.”伊斯兰教是第七号角,也是会在星期日法令“地震”的“时辰”临到的第三样灾祸.
他们听见从天上有大声音向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有大地震,城倒塌了十分之一,在地震中被杀的人有七千,其余的人都惊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祸灾过去了;看哪,第三样祸灾很快就来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地,敬拜神,说：“今在、昔在、将要来的全能主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执掌大权作王了.万民发怒,你的忿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要把赏赐给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以及那些敬畏你名的人,无论大小;并且要毁灭那些毁坏大地的人.”当时天上的神殿开了,在他的殿中看见了他的约柜,并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和大雹.启示录 11:12-19.
两位见证人在云中升天,这在预言性上代表一群天使.正如这些文章先前所引,并如哈巴谷的表格所示,怀爱伦姐妹指出,当那些分别由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所代表的信息进入预言历史时,它们被描绘为单一的天使;但“午夜呼声”的信息则由许多天使所代表.两位见证人在一支天使军队的协助下宣告“午夜呼声”的信息而被举升到天上,因此他们是“在云中”被接到天上.
临近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结束时,我看见有一道大光从天上照在上帝的子民身上.这光的光线明亮如同太阳.我又听见众天使的声音呼喊：“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祂！”
这就是“午夜呼声”,它将赋予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以能力.天使从天上被差遣,唤醒灰心的圣徒,预备他们去从事摆在他们面前的伟大工作.最有才干的人并不是首先接受这信息的.天使被差遣到那些谦卑、献身的人那里,感动他们发出呼声：“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祂！”蒙托付这呼声的人赶紧行动,靠着圣灵的大能传扬这信息,唤醒他们灰心的弟兄.这工作并不是立在人类的智慧和学问上,乃是立在上帝的大能上;凡听见这呼声的祂的圣徒都无法抗拒.最属灵的人首先接受了这信息,而那些先前在这工作上带头的人却是最后才接受,并来帮助壮大这呼声：“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祂！”«早期著作»,第238页.
在那场毁坏城中十分之一的地震之时,有七千人被杀.这场地震就是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在预言中,城象征一个王国,而美国是启示录第十七章所说由十王所组成的国度的十分之一.美国在星期日法令的那场地震中被推翻,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并随即成为十王之首,即圣经预言中的第七个王国;这些王将同意把他们的国度交给教皇权,而教皇权乃第八位,却属那七位之列.
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与那兽同得权柄,作王.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和权柄给那兽.这些人要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他的,就是那蒙召、被选、又忠心的人.他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所坐的众水,就是多民、群众、邦国、方言.你所看见那兽的十角必恨那淫妇,使她荒凉、赤身露体,又要吃她的肉,用火烧了她.因为神使他们心里同有一个意思,要成就他的旨意,并且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直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你所看见的女人就是那大城,管辖地上众王.启示录 17:12-18.
联合国的十位君王“同意”“把他们遍及全球的‘国度交给那兽’”.他们“同心合意”,正如他们在诗篇八十三篇中“同心商议”.亚哈是十个支派的王,他在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中与推罗的淫妇犯了不法的淫乱.亚哈和耶洗别的不法关系,预表了以利亚时代（由施洗约翰所代表）希律与希罗底之间的不法关系.希律是罗马帝国的代表,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罗马帝国由十角构成.那十角由亚哈的十支派之国所预表,他们二者都为联合国的十位君王作见证.在这些不法关系中,亚哈和希律代表国家,他们的角色是为推罗的淫妇实施对异端者的迫害;她在象征性的七十年结束时唱起她的歌.
“君王、掌权者和总督在自己身上打上了敌基督的烙印,并被描绘为那条要去与圣徒——那些遵守上帝诫命并有耶稣的信心的人——争战的龙.” «给教牧人员的证言»,38.
在星期日法令颁布之时,地兽不再以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的身份执政,因为它刚刚与耶洗别行淫,并接掌联合国的领导权.随后,它强迫全世界设立一个全球性的兽像,正如它先前在本国颁布星期日法令时所做的一样.
他借着自己在兽面前所获权柄所行的那些奇迹,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叫住在地上的人给那受过刀伤却仍然活着的兽造一个像.他又得了权柄,使那兽像有了气息,叫兽像能开口说话,并且使凡不敬拜兽像的人都被处死.他又使所有人,不分大小、贫富、自由的或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额上受一个记号;并且使除了那带着记号、或带着兽的名字、或其名之数的人以外,没有人能买卖.启示录 13:14-17.
亚哈、希律、罗马帝国的十位王以及联合国的十位王,代表那条去与圣徒争战的龙,因为迫害那些被耶洗别认定为异端的人向来都是由耶洗别的情夫来实施.
因此,龙在主要意义上代表撒但;在次要意义上,则象征异教罗马.«善恶之争»第439页.
在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中,有“七千”人被“杀害”.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一节里,“许多被倾覆”.当星期日法令来到时被倾覆的,是那些没有为这场危机做好准备的老底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七千”这个数字代表上帝子民的余民.上帝在代表星期日法令危机的迦密山危机中对以利亚说,以色列有“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使徒保罗对此也有评论.
我且说,神岂丢弃了他的百姓吗？断乎不是！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丢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怎么说的吗？他怎样向神控诉以色列,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毁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但神的回答对他说是什么呢？“我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的像屈膝的.”这样看来,如今也是照着恩典的拣选,仍有余民.罗马书11:1-5.
“七千”这两个词代表上帝子民中的余民,但必须把他们被象征性地指认出来的语境考虑在内.那些在“星期日法令”所引发的地震中被震倒的人,是不忠信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余民;他们就在那里、当场被现代属灵的巴比伦掳去.在古代肉身以色列的预言历史中,当巴比伦在三次使耶路撒冷荒凉的行动中第二次出手时,有一支由“这地的”“勇士”组成的“七千”人的余民被掳去了.
他把约雅斤掳到巴比伦去,又把王母、王的妻子们、他的官员和国中的大能人,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又把一切勇士七千人、工匠和铁匠一千人,就是一切强壮善战的人,巴比伦王都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王立他父亲的兄弟玛探雅代他作王,并将他的名字改为西底家.列王纪下 24:15-17.
一旦耶路撒冷的勇士在“主日法令”的“地震”中倒下,“第三样灾祸很快就来到.第七位天使吹号了.”第三样灾祸就是第七位天使所吹的第七号角.在“主日法令”的“地震”的“时辰”里——伊斯兰出击！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祸灾中,伊斯兰的一项主要特征,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他们的作战方式不同于他们在履行其预言角色的那段历史中所见的常见作战战术.他们的作战方式是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打击.“assassin”一词源自那个历史时期伊斯兰战士的做法.他们的袭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神风特攻队.伊斯兰战士在刺杀目标时,往往预期自己会死去.为此,这些战士常见的做法是在发动袭击之前吸食大麻脂,使自己处于醉麻状态,作为赴死的准备,以帮助压制对死亡的恐惧.当他们出手时,总是突然且出人意料;而他们为了获得理想的心理状态而依赖大麻脂,再加上秘密袭击,因其与“hashish”一词的关联,构成了“assassin”一词的词源基础.
第三样灾祸和第七号角“很快就要来到”.
同样地,1844年10月22日,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中.怀特姐妹将立约的使者到来的“突然性”界定为他的来临是“出乎意料”的.因此,1844年10月22日所应验的四次“来临”都是出乎意料且突然的.
但以理书8:14所显明的,基督以我们的大祭司身份为洁净圣所而来到至圣所;但以理书7:13所呈现的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以及玛拉基所预言的主来到祂的殿,这些都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而这同一事件也以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十童女的比喻中所说的新郎赴婚礼来表示. «大争战»,426.
十童女的比喻将被一字不差地重复;因此,1844年10月22日所应验的全部四次“降临”,将在那场即为“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中,再次一字不差地应验.评论童女的比喻时,怀特姊妹又增添了见证,指出在“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中所象征的突然而至与出其不意;这正是对“半夜呼声”的完全应验.
危机显露品格.当那庄严的呼声在半夜宣告：“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沉睡的童女都从睡梦中惊醒,这时便看出谁为此事作了准备.两班人都猝不及防,但一班人已为紧急关头作了准备,另一班人却被发现毫无准备.品格在处境中显露.危急之时显出品格的真本色.某种突然且出乎意料的灾祸、丧亲或危机,某种意想不到的疾病或痛苦,使灵魂与死亡面对面的事,都会显出品格内里的真实.那时就会显明,对上帝话语之应许是否有真正的信心;也会显明,灵魂是否得着恩典的扶持,随灯携带的器皿里是否有油.
“试炼的时刻临到众人.我们在神的试炼与熬炼之下当如何自处？我们的灯会熄灭吗？还是仍使其燃烧不息？我们是否因与那位满有恩典与真理的祂相连,而为一切紧急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不能把她们的品格传给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品格必须由我们每个人亲自形成.” 评论与先驱,1895年10月17日.
在“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临到之时,美国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那七千名未为危机作好准备的老底嘉的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将显明出一种为受兽的印记而预备的品格.随后,伊斯兰教突然且出乎意料地来临,因为“第三样祸灾快到了”,当“第七位天使”吹号之时！
那四次‘来临’都在1844年10月22日应验,后来又被重复.第一次来临标志着审判的开启,应验了«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它也证实了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宣告祂审判的“时候”已经来到.那一应验预表了地震的“时候”,它始于星期日法令,并且就是伊斯兰因美国通过星期日法令而将“祂的审判”临到美国的那个“时候”.
玛拉基书第三章中的“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在1798年至1844年这四十六年间所兴起的殿中,要与米勒派历史中的“利未人”立约. 在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之时,立约的使者忽然进入由枯干死骨复活而成的殿,要与十四万四千历史中的“利未人”立约.
在主日法令那场地震之时,人子来到父面前,领受国度,以应验«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正如他在1844年10月22日所做的那样;因为在那地震的“时候”,有“天上的声音”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在神面前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地,敬拜神,说：“全能的主神啊,你昔在、今在、又要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取了你的大权,已经作王了.”
在地震之时,当祂的审判来到,而那两位曾在他们被杀之街上复活的见证人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便如同一支大能的军队,被提到天上;同时,七千名老底嘉的复临信徒的余民被倾覆.智慧的麦子当场就与愚昧的稗子分了出来.随后,基督领受祂的国度,第七号吹响;这也是第三样祸灾,来得突然、出其不意.那时,“万国”便“发怒”,“你的忿怒也到了”.
使列国发怒是伊斯兰在预言中的角色,它在地震之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人类恩典期的结束以及末后的七灾;这一切在“你的忿怒到了”这句话中得以呈现.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与恩典期结束（届时神的忿怒将在末后的七灾中显明）之间,第三祸（象征伊斯兰）、第七号（象征伊斯兰）以及列国发怒（象征伊斯兰）提供了三个象征性的见证,表明“午夜呼声”的信息是伊斯兰在星期日法令时到来的应验.
正如在米勒派运动之初一样,“半夜呼声”的信息是对一次失败预言的纠正.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失败的是那件被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件.在米勒派历史的开端,非拉铁非的信徒提出了他们失败的预言,因为上帝用手遮盖了1843年图表中的一个错误.
在 Future for America 末期的老底嘉运动中,神从未用祂的手遮盖那错误.遮盖“时间不应再用于预言的应用”这一真理的,是人的手.人的手代表人的行为.
在十四万四千人的终末运动中,对时间的应用之错误乃是罪,因为预言性的时间不该再被应用.对时间的这种有罪的应用,曾以摩西无视上帝要他给儿子行割礼的命令为预表,也以乌撒无视上帝只许祭司抬运约柜的命令为预表.主并不愿祂的子民去作那样的有罪作为或不作为.罪只有一个定义,就是违背律法.摩西违背了上帝有关割礼的律法,乌撒违背了上帝有关圣所的律法,而这场运动违背了上帝有关预言的律法.古代以色列被立为上帝律法的保管者,而复临运动在其开始与结束之时也被立为上帝预言真理的保管者.
在她的惊惶中,西坡拉立即亲自为他们的儿子行了割礼,从而象征着那些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应当立刻为他们那种容许把时间的应用与这信息联系在一起的罪恶不作为而表现出悔改.大卫同样为乌撒的举动表现出深切的悔改.若这场运动主张,2020年7月18日的预测中对时间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甚至是出于神的旨意,那就等于主张摩西和西坡拉并不真正需要遵守神明确的命令,而且神并不在乎乌撒是否触摸约柜.2020年7月18日是一个错误的预测,而其错误之处在于时间这一要素.
这些事实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探讨.
“主已向我显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须传开,并要向主那四散的儿女宣告,而且它不应与时间挂钩;因为时间永不会再成为试验.我看见有些人因宣讲时间而产生虚假的兴奋;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比时间更有力量.我看见这信息能立于自己的根基之上,不需要靠时间来加强,它将以大能推进,完成它的工作,并要按着公义速速结束.”«经历与见解»,第48页.




